
認識那麼一個人，每天過着絕
對有規律的生活——早上起床後，
燒一壺開水，沖一杯咖啡，然後坐
下來，邊嘆報紙邊吃光酥餅（這早
餐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唯一組
合）。

早餐過後，坐下來 「煲碟」。
臨近午飯時間，梳洗更衣出門上茶
樓午膳，一年三百二十天（除掉年
初一至七及颱風暴雨的日子），依
着同一路線前往同一酒樓（只欠沒
有坐同一個座位），點同一樣的點
心。下午三點，到同一家快餐店吃
下午茶，必定叫一杯奶茶，有時加
一件西多士或三文治或雞翼薯條。

之後買菜回家讓老伴準備晚飯
，幾乎永遠是一條淡水魚（三種魚
輪換着），一斤菜（不管四季變換
，他的變換不會超過十種），另加
一樣肉或蛋（每款菜式大概也是每
十天輪換一次）。吃過晚飯，坐在
梳化上同一個位置看同一個電視台
，即使節目太悶也寧願打瞌睡亦不
會轉台。十一點，關燈上床。

每天的日子都是這樣過，複製
，貼上，再貼上，再貼上，再貼上
，再貼上……

無論世界有多少選擇，對於他
均無任何意義。

老伴初時會陪他上茶樓，漸漸
悶得吃不消。

孩子對晚餐餸菜的高度重複性
也生厭倦，問他老媽： 「你當初怎
麼會挑個這麼
悶的老公？」
他 老 媽 答 ：
「對不起，我

年少無知。」

從
來
甚
少
飲
牛
奶

，
因
為
香
港
的
牛
奶
又

貴
又
難
喝
，
前
陣
子
偶

然
喝
內
地
﹁名
牌
﹂
牛

奶
，
香
味
濃
郁
，
包
裝

典
雅
，
驚
為
天
人
之
際

，
總
有
點
疑
問
，
為
何

味
道
如
此
好
？
比
從
前
喝
過
的
任
何
國
際

名
牌
更
要
好
？

邊
啜
邊
想
，
疑
團
只
有
更
多
，
內
地

草
原
，
常
聽
到
是
荒
漠
化
、
水
資
源
不
足

，
哪
來
這
麼
多
乳
牛
？
如
何
生
產
越
來
越

大
批
量
的
牛
乳
？
而
且
還
能
保
持
優
質
？

內
地
甚
少
大
的
乳
牛
場
，
如
何
保
證
供

應
？

懷
着
大
堆
疑
團
，
我
曾
很
認
真
地
研

究
精
美
包
裝
上
的
標
籤
說
明
，
清
楚
寫
着
﹁百
分
百
純
牛
乳

﹂
，
沒
有
添
加
其
他
，
這
是
現
代
化
企
業
，
新
興
國
家
名
牌

，
弄
不
明
白
，
只
能
相
信
，
繼
續
咕
嚕
咕
嚕
地
，
把
出
奇
香

濃
的
牛
奶
吞
下
肚
裡
。

弄
不
明
白
的
，
還
有
不
久
前
的
瘋
狂
股
市
。
看
着
指
數

不
斷
刷
新
紀
錄
，
長
升
長
有
，
人
人
笑
呵
呵
，
心
裡
滿
是
疑

團
。
錢
從
何
來
？
為
何
股
市
如
脫
韁
野
馬
？
每
間
大
投
資
銀

行
，
都
賺
數
以
百
億
，
這
是
什
麼
財
技
？
人
人
賺
錢
，
他
們

賺
了
誰
的
錢
？
賺
快
錢
真
的
如
此
輕
易
？

大
跌
市
終
臨
，
抱
着
大
堆
疑
問
，
細
心
研
究
各
大
財
經

演
員
事
後
孔
明
，
總
算
弄
清
楚
了
點
，
一
切
都
是
紙
上
遊
戲

，
財
富
都
是
建
立
在
﹁信
心
﹂
之
上
，
以
瘋
狂
的
借
貸
與
槓

桿
令
財
富
暴
漲
，
骨
牌
倒
下
，
即
掀
起
海
嘯
，
當
大
家
都
趕

着
把
數
字
兌
現
時
，
才
發
現
虛
幻
一
場
，
叱
咤
一
時
的
投
資

銀
行
，
瞬
即
蒸
發
。

原
來
真
的
一
切
皆
空
，
資
產
是
泡
沫
，
牛
奶
的
﹁名
牌

﹂
稱
號
一
夜
被
撤
。
多
謝
老
天
，
我
們
又
學
懂
了
不
少
。

H
ornby

Island

是
個
人
口
一
千
的
小
島
，
香

港
一
棟
大
廈
的
居
民
已
經
不
止
此
數
。

我
們
飯
後
沒
有
節
目
，
在
公
共
布
告
板
上
看

到
島
上
唯
一
的
戲
院
晚
上
放
映
一
場
歌
舞
劇

M
am

am
ia

，
這
是
聞
名
已
久
的
舞
台
劇
，
曾
在
世
界

各
地
巡
迴
演
出
，
票
價
高
昂
，
如
今
拍
成
電
影
，

加
幣
六
元
便
可
入
場
欣
賞
，
不
妨
去
看
看
。

抵
達
戲
院
，
見
門
外
已
泊
滿
汽
車
。
一
進
門

，
一
中
年
男
子
坐
在
桌
旁
售
票
，
說
售
票
卻
沒
有

戲
票
，
付
了
錢
便
可
進
場
。

場
內
已
滿
了
大
半
，
似
乎
大
家
都
是
相
識
的

街
坊
，
大
家
談
笑
晏
晏
。
我
們
找
到
空
位
坐
下
，

陸
續
有
觀
眾
進
來
，
不
少
手
持
茶
杯
，
裡
面
不
知

裝
的
什
麼
飲
品
，
但
每
隻
杯
子
都
不
同
款
式
，
看

來
是
自
己
從
家
中
帶
來
。

開
場
時
間
到
了
，
見
剛
才
售
票
的
男
人
手
抱

裝
錢
的
木
箱
進
來
。
他
站
在
銀
幕
下
對
大
家
說
，

暑
假
將
完
，
孩
子
們
準
備
開
學
了
。
又
告
訴
大
家

下
期
放
映
什
麼
，
再
下
期
又
放
映
什
麼
。
說
完
他

把
場
內
燈
光
熄
掉
，
走
進
放
映

室
，
銀
幕
上
出
現
了
歌
聲
舞

影
。

看
來
整
間
戲
院
由
他
﹁一

腳
踢
﹂
打
理
，
向
全
島
提
供
娛

樂
和
精
神
食
糧
。
他
如
果
競
選

市
長
，
得
票
定
不
會
少
也
。

﹁一
腳
踢
﹂戲
院

阿

濃

很
久
以
前
便

聽
過
別
人
講
《
推

背
圖
》
這
本
民
間

傳
誦
的
﹁預
言
﹂

，
傳
說
是
唐
朝
的

李
淳
風
和
袁
天
罡

合
著
，
推
出
六
十

卦
象
，
隱
喻
或
明
喻
唐
朝
起
始
的
中

國
歷
史
。
坊
間
不
時
有
《
推
背
圖
》

出
版
，
不
過
，
很
少
人
會
重
視
這
些

預
言
，
往
往
只
是
當
作
茶
餘
飯
後
的

笑
料
。其

實
，
從
《
推
背
圖
》
卦
象
的

排
列
，
及
卦
中
讖
語
文
字
的
內
容
，
便
明
顯
看
出
是

一
部
歷
史
事
實
發
生
以
後
補
寫
的
作
品
。
六
十
卦
象

之
中
，
單
是
唐
朝
已
佔
了
十
象
，
五
代
佔
了
五
象
，

宋
朝
佔
了
八
象
，
元
二
象
、
明
五
象
、
清
四
象
，
可

見
卦
象
數
目
，
與
皇
朝
長
短
沒
有
對
等
的
關
係
。

《
推
背
圖
》
的
擁
護
者
似
乎
很
隨
意
拿
卦
象
中

的
讖
語
來
解
釋
歷
史
，
尤
其
以
片
言
隻
字
，
近
乎
猜

謎
去
附
會
歷
史
上
的
人
名
和
大
事
，
但
如
何
推
出
是

人
名
還
是
大
事
，
只
能
在
事
件
發
生
之
後
證
實
。

我
懷
疑
《
推
背
圖
》
是
一
部
不
斷
被
後
世
更
新

創
作
的
作
品
，
否
則
不
會
挑
選
某
些
歷
史
事
件
或
人

物
來
放
大
，
穿
鑿
附
會
。
清
代
的
金
聖
嘆
讀
的
《
推

背
圖
》
，
很
可
能
不
是
唐
朝
流
傳
的
內
容
，
我
們
現

時
閱
讀
的
《
推
背
圖
》
，
連
滿
清
被
推
翻
，
日
本
侵

華
也
預
言
到
，
肯
定
與
金
聖
嘆
讀
的
內
容
有
異
。

中
國
友
誼
出
版
的
《
推
背
圖
中
的
歷
史
》
，
把

每
象
每
卦
敘
述
的
歷
史
事
件
寫
出
來
，
頗
能
增
加
閱

讀
時
的
趣
味
。

坐
下
來
想
了
半
天
，
便
想
起
有
一

年
跟
少
男
少
女
一
起
路
過
茂
汶
：
護
士

小
姐
拉
着
身
穿
紅
衣
、
頭
纏
藍
巾
的
羌

族
婦
女
到
前
院
，
說
要
跟
她
拍
照
，
五

位
護
士
小
姐
輪
流
拍
過
了
，
一
位
大
男

孩
就
走
到
羌
族
婦
女
身
邊
，
也
想
跟
她

拍
照
，
誰
知
道
她
驚
叫
，
慌
忙
把
大
男

孩
推
開
。
剛
和
羌
族
婦
女
拍
過
照
的
護
士
小
姐
們
，
於
是
就

笑
得
幾
乎
透
不
過
氣
來
了
。

想
起
來
了
，
那
是
一
段
揹
着
行
囊
流
浪
的
老
好
日
子
，

有
一
位
攝
影
師
獨
個
兒
跑
遍
大
西
北
，
跑
遍
西
藏
、
甘
肅
、

青
海
和
新
疆
，
流
浪
了
大
半
年
，
他
說
，
在
廣
州
登
上
直
通

火
車
，
想
着
要
回
家
了
，
便
忽
爾
哭
起
來
了
。
他
喜
歡
坐
在

車
廂
前
面
，
負
責
播
放
音
樂
，
也
喜
歡
拿
着
擴
音
器
高
談
闊

論
，
所
以
都
叫
他D

J

。

想
起
來
了
，D

J

掏
出
一
些
香
港
硬
幣
，
分
贈
給
羌
民

，
向
他
們
做
了
一
個
用
鍊
子
穿
起
來
的
手
勢
，
羌
民
望
着
他

，
學
他
的
手
勢
，
於
是
，
大
家
都
點
着
頭
，
笑
了
。

想
起
來
了
，
在
卵
石
圍
牆
的
八
陣
圖
裡
穿
插
，
都
說
好

像
走
進
了
九
龍
城
寨
。D

J

對
那
個
被
羌
族
婦
女
推
開
的
大

男
孩
說
：
有
一
個
美
國
人
，
在
西
藏
和
婦
女
拍
照
時
伸
手
搭

着
人
家
的
肩
膊
，
後
來
被
婦
女
的
丈
夫
用
斧
頭
砍
掉
了
一
隻

手
。
他
強
調
：
這
是
書
本
有
記
載
的
。

他
說
得
太
興
奮
，
碰
倒
了
一
個
過
路
的
孩
子
，
便
對
他

說
：
有
人
曾
經
碰
倒
了
一
個
少
數
民
族
的
孩
子
，
後
來
給
孩

子
的
父
親
用
斧
頭
砍
掉
了
一
條
腿
—
—
這
也
是
書
本
有
記
載

的
。

夢
回
茂
汶

葉

輝

很
羡
慕
一
些
文
友
，
下
筆
直
寫
真
理
，
什
麽
人
情
、
利
害

以
至
危
害
自
己
的
利
益
，
一
一
不
顧
，
什
麽
是
與
非
都
秉
筆
直

書
，
了
無
畏
懼
。

正
義
感
，
誰
個
沒
有
？
但
真
的
要
下
筆
月
旦
他
人
之
非
的

時
候
，
真
的
會
毫
不
猶
疑
？
我
很
多
時
都
做
不
到
。

近
日
學
院
的
是
非
甚
多
，
每
一
所
大
學
都
有
怪
現
象
，
以

理
衡
之
，
都
是
說
不
過
去
的
，
要
不
要
記
之
傳
媒
，
立
此
存
照

？
心
裡
拿
不
定
主
意
，
想
年
輕
時
，
一
遇
上
這
類
題
材
，
還
不

急
急
秉
筆
攻
之
，
殺
他
一
個
片
甲
不
留
？

有
大
學
教
授
跟
我
訴
苦
，
人
在
大
學
，
你
自
顧
就
是
，
如

果
心
存
一
點
正
義
，
讓
明
亮
的
雙
眼
從
自
己
的
辦
公
室
望
出
去

，
你
將
看
見
很
多
不
應
該
存
在
的
現
象
，
但
誰
也
假
裝
看
不
見

，
有
同
事
或
學
生
談
起
，
你
只
能
這
樣
回
應
：T

hat
is

life

—
人
生
就
是
如
此
，
大
學
何
能
例
外
？

常
說
香
港
有
一
個
優
勢
：
就
是
具
有
傳
媒
監
察
，
填
補
了

教
材
之
不
足
，
能
將
社
會
上
不
少
見
不
得
光
而
對
社
會
大
衆
不

利
的
荒
謬
事
件
曝
光
，
嚴
重
了
。
梁
展
文
事
件
乃
冰
山
一
角
，

但
躲
在
更
多
暗
角
默
默
進
行
的
勾
當
，
傳
媒
又
從
何
得
悉
？
得

悉
之
後
有
是
否
有
心
為
民
請
命
、
還
社
會
一
個
乾
淨
和
合
理
？

人
，
畢
竟
是
軟
弱
的
動
物
，
魯
迅
的
投
槍
和
殺
陣
，
似
是
愈
見

不
容
易
做
得
到
了
，
微
斯
人
，
吾
誰
與
歸
？

已經是九月，殘奧也結束
了，我們才到北京。但見機場
擴建了，不太認得了，港龍班
機在第三航線，提取行李還得
搭列車前往，才過海關。不是
以前的老黃曆了，更新當然是
好事，可是指示稍嫌不夠清晰
，對於像我這樣頭一次來到新
機場的乘客而言，難免會有些
混淆。

出了機場，要轉搭的士，
但見乘客大排長龍，站在後面
看不到龍頭在哪裡。我大約排
了四十分鐘，總算排到了，直
奔市區。

搭車永遠是難題。離開水
立方和鳥巢，便吃了苦頭，走
了好遠，的士不是載着客，就
是不加理會，好不容易攔到一
輛，才結束徒步 「長征」。我
暗暗慶幸，好在我們沒等到比
賽結束，否則哪有本事和人去
搶車？

搭車直奔北太平莊，來到
香豐閣，吃川菜。這裡就在母校北師大附
近，當然我們上學時還不存在，但現在也
成了我們熟悉的地方。

坐在這裡邊吃邊等徐坤，她在後海酒
吧與朋友敘舊，聽說我們到，特趕來見面
。明天我們便要離去，今晚不見，再見便
要等到下一回了。

她送我一本她剛出的長篇小說《八月
狂想曲》，關於這本小說我並不陌生，五
十多萬字，屬於為奧運獻禮的作品，多位
名家為之推薦。曾讀到一篇報道，她將該
書版稅十萬元獻給地震災區人民。也許對
於大款而言，這數目不
算一回事，但對作家來
說，那是很大的數目。
難得的是，徐坤有一顆
這樣的心，令人感佩。

複製貼上的日子
李若梅

推背圖
關 平

八
月
狂
想
曲

陶

然

人，畢竟軟弱
黃子程

憂
慮
是
與
生
俱
來
的
，
無
論
擁
有
多
少
權
勢
和
財
富
，
無

論
性
情
何
等
剛
愎
自
用
，
還
是
免
不
了
憂
慮
，
怕
所
擁
有
的
東

西
，
保
不
了
值
，
或
者
莫
名
其
妙
地
消
失
了
。

更
確
切
地
說
：
擁
有
愈
多
，
憂
慮
愈
深
，
連
他
自
己
都
說

不
清
，
究
竟
憂
慮
從
何
而
來
。
動
物
是
不
會
為
明
天
憂
慮
的
，

那
是
萬
物
之
靈
的
人
類
所
獨
有
，
聰
明
的
生
物
反
而
會
為
那
虛

幻
的
明
日
之
事
憂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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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與發展
聖羅撒書院 中四 黃曦文

身體要緊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郭智英（香港大學交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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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到營養師提到 「三低一高」的飲食習慣，即
低脂、低鹽、低糖及高纖。今天我們來看看另類的三
「低」一 「高」。

上周爆發金融海嘯，這間銀行要破產、那間又被
收購，一下子搞得人心惶惶。筆者也有一些業界朋友
，他們心情不好，情緒有點低落。（Some of my

friends in the industry are in low spirits.） 「low spirits」指心情不好、情緒
低落，意思跟 「in a bad mood」一樣。要注意的是：在 「low spirits」這片
語中， 「spirit」一字要加上 「s」。

我們尚且不再談論金融海嘯這個 「低」，轉過頭來看看地球先生
的 「低」。

地球病倒了──這陣子天氣真叫人難受。今年的中秋節是十三年以來
最熱的；月初時空氣質素還可接受，但看看上周三的空氣質素可謂差劣，
能見度低（low visibility），還是要減少戶外活動為妙。

說起空氣污染，筆者早前參加了一個研討會，探討香港及深圳的港口
運作及其對區內空氣質素的影響。與會的一位講者指出特區政府要減少船
舶及港口排放污染物並不難，而且會得到成效。（Reducing marine and
port emissions is "low-hanging fruit" for the HKSAR Government.）因為一
些船公司和港口營運者都已準備配合改變。 「low-handing fruit」就是指
可輕易做到且能取得成效的事情。

那麼， 「高」又是什麼？既然是 「low-handing fruit」，看來特區政
府是時候採取行動了。（It's hightime for the HKSAR Government to take
actions.） 「hightime」指的是要立刻做某些事。

有關古蹟保育的議題近年漸漸成為社會
發展中的重要一環， 「中環天星碼頭」、
「景賢里」、 「灣仔街市」等地的存留改建

，除了成為大眾廣泛討論的題目外，更引發
了不少抗爭行動。有輿論認為，政府不應為
了發展經濟而忽略保育，有人甚至提出要把
保存古蹟的工作凌駕於經濟發展之上，對此
，我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保存古蹟可以把具歷史價值的建
築物得以保留原貌，進行保養和維修，發揮
其承上啟下的社會功能。至於促進經濟發展
，是致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改善人民生
活。有很多人以為保存古蹟和促進經濟發展
是兩個水火不容的理念， 「兩個只能活一個
」。然而，只要在保育政策上花點心思，兩
者不但能夠並存，而且還可互惠互利，從精
神及物質上為社會大眾提供正面的促進和具
人文價值的收益。

一個地方之所以存留有古蹟，是因為它
擁有珍貴的源遠流長的歷史。古建築經歷過
日曬雨淋，捱過無數個春秋寒暑，見證着一
個地方的成長變遷，它們的存在，已構成一
個地方的歷史、文化的一部分，保存它們是
政府應有的責任。

對於一個發展中的城市而言，有許多建
築物都是陪伴着一代人長大的，當這一代人
經歷了童年、少年直至成年，那些建築物雖
然算不上年代久遠，但卻成為了在這個年代
成長的人的集體回憶，例如被清拆了的舊中
環天星碼頭就是一個例子。所謂 「物以罕為
貴」，新式的商廈可以無窮無盡地建造，但
舊有的風貌永存於人的記憶之中，若眼睜睜
地看着它被拆掉，看着它從此在這世上消失

，引起情感震盪是必然的；因為這些 「記
憶之物」最寶貴的並非在於其實體，而是
它見證着歲月的流逝，盛載着活生生的人
的感情。

其次，保存古蹟能促進旅遊業發展。旅
遊業是香港經濟的一大支柱；保存古蹟可間
接促進經濟發展。讓我們看看埃及，身為四
大文明古國之一，正是以其古舊來發展旅遊
業並藉以支撐經濟。如果埃及政府沒有好好
保養金字塔和法老王的寶物，數以百萬計的
旅客為何而來？旅遊者多是為了親身體驗當
地的文化而起行，就像外地人到北京是為了
看故宮、天壇，或到長城當個好漢；遊歐洲
也是為了一睹羅浮宮、比薩斜塔和大笨鐘。
當然，遊客來到香港，高聳入雲的國金二期
或許是這個亞洲金融中心的地標，但是維繫
這個金融中心不斷煥發姿采的力量，卻是人
的文化底蘊與內涵，那就是歷史。

誠然，保育並非盲目地保留古蹟，時事
評論員張志剛曾說： 「不去舊無以立新，如
果任何舊東西都動輒以集體回憶作藉口而要
全面保留，那香港只會原地踏步，五十以至
一百年都不變。」所以，保存古蹟應以活化
古蹟為最終目標，使古建築得以修復之餘也
具商業價值，這樣一來可保護古蹟，二來可
藉着古蹟獲取更大經濟收益，用以維持保養
的開支。

總而言之，保存古蹟和促進經濟發展不
能說誰比誰更重要，它們是一種相互影響、
互利互弊的關係。保育古蹟需要金錢，保育
古蹟也可以帶來金錢，因此，活化古蹟達至
雙贏，是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環境的好方
法。

有朋友說，每逢到外地旅行，總發現自己的步速比別人
急得多，像時刻要趕在人之前似的。我想，這是香港人的通
病吧！

然而，當我們每天匆匆走過香港的大街小巷，努力趕在
人群最前的時候，往往錯過了身邊的風景，錯過了細味生活
的機會。《捐窿捐罅香港地》一書的作者徐振邦，曾經主持
多個香港深度文化考察活動，帶領不少朋友以另一種心情重
新走一遍香港的大街小巷，學習欣賞香港的另一面。大家會
發現，香港實在有很多值得我們去發掘的地方。

《捐窿捐罅香港地》全書分十六個主題，例如：墳場遊
、探屏山、夜追火龍、追蹤油尖旺區、走訪教堂、同遊禡行
鄉、盂蘭勝會有感、記搶包山、扶乩探秘、中區閒逛、太平
清醮遊記、漫遊長洲、參觀廟
宇、大澳風光、神誕考察、記
錄舊區等等，記錄的景點一直
默默呆在我們的身邊，有不少
具考察價值的地方更是在鬧市
之中。

所謂 「捐窿捐罅」，大概
就是叫人要從小處着眼，從生
活入手。如能做到，不難發現
香港的古蹟古物處處可見，當
中更有很多有趣的地方。身為

香港人，沒有誰不知道油尖旺、中環、長
洲和大澳，行經墳場、教堂、廟宇的機會
也不少，甚至還親身參加過太平清醮或天
后誕等活動。不過，到這些地方或參加這
些活動的時候，考察的重點是什麼呢？有
什麼地方要留意？什麼時候最適合到訪呢
？這一連串問題，都可以在《捐窿捐罅香
港地》中找到答案。

去留學日本前，為了體驗一下類似的生活環境，
我參加了學校日本研究學部舉辦的兩星期暑期實習計
劃，參與實習的同學既有香港學生也有日本來的留學
生，實習機構是位於深圳觀瀾區的日資企業工場 「日
技城」。兩個星期裡，我嘗試一個人生活，認識了幾
位日本朋友，了解到日本的企業文化和日本人的生活

習慣，提升了日語能力。最驚險的，是這個期間我大病一場，差點令我的
留學行程夭折。

實習剛開始時，我和其他日本學生一樣都興高采烈，白天一起參加
「鴨仔見學團」，參觀不同的工場，參加企業講座，了解各工場的運作情

況；晚上我們一起吃宵夜，暢談對當天所見所聞的感受，日本學生多會喝
至酩酊大醉，由我們幾個香港同學扶他們回宿舍。

所謂樂極生悲，快樂的日子過了不多久，壞事便接踵而來。先有一位
日本女生中暑，要送院急救；後來所有日本學生一起肚瀉。至於我，打籃
球時不慎弄傷了手指；及後開始不停流鼻涕，早上發熱、下午退熱的情況
持續了幾天，上司知道我這個情況後便勸我回港看醫生兼休息一兩天。

回到家，除了多了一大堆藥之外還被爸爸責備了一番。兩天後回到實
習崗位，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越趨嚴重。到了發表日，我勉強支撐住
搖搖欲墜的身體，以沙啞聲音斷斷續續地唸出一篇實習感想。

完成實習後，距離出發往日本的時間只餘十多天，精神委頓的我一直
擔心這次可能留學不成了。誰知某一天，我突然感覺到自己奇蹟般有所好
轉，於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訂機票，然後打點行裝，聯絡東京的朋友；最後
──我在飛機上嘔吐了八次。

當我在東京見到接機的朋友時，大家不禁擁抱起來。我腦子想的是：
在深圳病了還可以馬上回香港看病；若在秋田病了，我怎麼辦？這次寶貴
的留日前實習體驗，令我明白到保重身體是多麼重要！

書名：《捐窿捐罅香港地》
作者：徐振邦
出版：書名號
日期：二○○八年六月

迷霧的早晨
讓黑暗消退
是光的使者
疑惑是幻境

路上的行人
沒臉沒嘴
是夢
還是想像

行人向我逼來

張開血盆大口
天啊，這是什麼世界

惶恐的我跑上天台
避開那些無臉人

冷汗流過我的臉
無法確定讓人懊惱
沒人替我解答

夢 永遠是那麼不真實……

惡 夢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四年級 符致尚


